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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舞台上的香港戲劇

日期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一）

時間  下午三時至五時

形式  Zoom網上會議

主持   陳國慧（陳）　

記錄整理  羅妙妍、郭嘉棋

 

對談嘉賓（發言序）

譚孔文（譚）　     「浪人劇場」藝術總監

鄧樹榮（鄧）　     「鄧樹榮戲劇工作室」藝術總監

梁子麒（梁）　     「香港話劇團」行政總監

林鴻怡（林）　 香港獨立製作人

陳：今天的對談有旗艦劇團、中型和小型資助藝團的代表和獨立製作人，他們在二〇一七及 

 二〇一八年都有前往海外演出的經驗，可以分享在不同形態、地方下的交流情況。以下 

 討論的「海外」包括內地以及國際其他地方。你們認為香港製作參與海外藝術節，或在 

 海外巡演，最具優勢的是甚麼？資源以外，最大的挑戰或困難又是甚麼？

譚：「浪人劇場」顧名思義就是出外流浪。在成立時我就覺得自己的戲劇不只面向本地觀 

 眾，而是要到不同地方吸納不同觀眾，從年輕時就覺得這是劇場本質。所以成為香港藝 

 術發展局（藝發局）資助藝團後，每年都貫徹這個設定，希望每年去一個不同的地方，之 

 前去過深圳、北京、台北，歐洲去過亞維儂、愛丁堡，最遠那次去了阿根廷。

 所謂「優勢」，有趣的是，我的定位就如香港這個地方。當我去東方時，就用本土優 

 勢；去到西方，又衍生出東方優勢。舉例，當我去亞洲地區，我會帶本土性比較強的作 

 品，例如在「臺北藝穗節」演出改編自西西的《與西西玩遊戲》──她也是在台灣「發 

 跡」；在深圳我會帶跟曹禺有關的《親愛的金子2.0》，但會以當代劇場、多媒體為賣 

 點 ， 對 他 們 來 說 比 較 少 見 。 在 歐 洲 就 會 變 身 ， 以 東 方 美 學 ， 或 者 帶 著 中 西 兼 備 的 

 香港特色為賣點。我們以廣東話演出日本的《無耳琴師》，注入台灣南音，外國觀眾會 

 對這種混雜式的東方美學感興趣。

 雖然語言很重要，但我的演出多從意象或視覺出發。記得我們首次參加「外亞維儂藝術 

 節」，我在巡遊時敲頌缽，突然有位法國女生走過來，表示很喜歡頌缽和東方文化。其 

 實有些歐洲人對東方文化很感興趣，所以他們來看我們的演出，這件事很有意思。

陳：劇團似乎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製作，所以你可以帶不同製作去不同地方。當你考慮年度節 

 目時，主要考慮香港的計劃，抑或一併考慮海外交流？ 

譚：能夠出外交流，某程度上是因為控制了作品的規模，具備彈性。我們每年都有一個穩定 

 的創作，我不介意「浪人」的小型，因為可以自行調節安排、自行跟創作人溝通可能 

 性，我利用這優勢改變演出的規模。以臺北藝穗節為例，雖然交流的資助不多，但都可 

 以成行，就是因為盡量簡約，減少不必要的硬件。

陳：二〇一七年樹榮的《馬克白的悲劇》（下稱《馬》）和《泰特斯2.0》（下稱《泰》）巡迴 

 了多個歐洲城市，情況可能跟小型資助藝團不同，很多製作都是邀約製作，不過亦有申 

 請一些香港的資助。在這個情況下，樹榮的經驗比較多，你有甚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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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om網上會議擷圖（上排左起：梁子麒、陳國慧、林鴻怡；下排左起：譚孔文、鄧樹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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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能夠受邀演出，當中的背景也很重要。歐洲有一個「國際莎劇節」的聯網，每年在不同 

 城市舉行莎劇節。二〇一七年我們獲邀去三個分別於德國、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的莎 

 劇節巡演《馬》；此外，香港駐柏林經濟貿易辦事處（經貿辦）亦邀請了我們巡迴柏林、 

 華沙、維也納。《泰》有三個站，分別是波蘭和捷克，還有受香港駐倫敦經貿辦邀請而 

 在倫敦演出。

 該年這麼多的巡演機會，其因可以追溯至二〇一二年，第一次參加倫敦文化奧運「環 

 球莎劇節」時種下的。通過莎士比亞的渠道，形成了人脈網絡，他們開始對我們的工作 

 感興趣：香港人如何做莎劇？這是非常清晰的藝術焦點，就是觀察其他文化如何把莎劇 

 放在今天的社會，運用甚麼新形式演繹。所以我們獲邀參演這些有主題的藝術節是比較 

 特別的。

 能獲邀去三個節，我們的優勢就是：莎士比亞是西方文化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歐洲多 

 國都有自己演繹莎劇的傳統。某程度上我們作為東方文化代表，他們會期待我們如何演 

 繹莎劇，原因有二：一個是藝術上的，另一是莎劇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在其他文化引起 

 了甚麼認知和反省？我相信這是我們的優勢。

 以《馬》為例，湊巧每個藝術節都在同一時間舉行，三周內前往六個城市，是個很大的 

 挑戰，不只是資源，而是對於自己能力的考驗。那次經驗令我獲益良多，如何在那麼短 

 的時間內巡演那麼多個城市？團隊經歷過如此密集式的巡演，友誼和默契都增加了 

 不少。

 另外，挑戰來自期望。例如某個城市反應很好，下一個城市會否一樣？當中有某程度的 

 揣測和憂慮。巡演的士氣很重要，當整個團隊遠離家鄉、風餐露宿，觀眾量和外界如何 

 認受你的節目，對於士氣來說很重要。

陳：子麒可以分享「香港話劇團」（話劇團）在二〇一七及二〇一八年的實踐？

梁：在公司化前，話劇團二十年來只巡演了幾次，近十年來多了很多機會和意欲，我想我們 

 的優勢是製作水平不斷提高，節目水準和內容擴大了觀眾群。我們從來不會為了某個 

 巡演機會而度身訂做劇目，而是在自己的製作裡，找一些達到可接受的水平、亦可反映 

 香港和話劇團的製作。巡演大部分都是原創劇，把香港創作人的聲音和多年來的成果讓 

 更多人看到。對外地觀眾來說，我們的製作會有一種新鮮感、刺激感，創作人從回饋中 

 重看自己的製作和創作過程，對作品來說是另一重發展。

 那兩年間，主要集中巡演《最後晚餐》、《最後作孽》和《頂頭鎚》三個製作，規模大 

 小皆有。每次外演的挑戰也很大，面對規模的問題，每一站的物流、技術等所有事項都 

 要安排得非常好。這些年來我們不斷練習，正如樹榮所說，從巡演中學習，一開始可能 

 只去一個地方；過程中不斷吸收巡演經驗，慢慢地可以帶一些更大型的節目，到更多城 

 市巡演。《最後晚餐》比較特別，有些韓國留學生看了內地巡演後，二〇一八年把它翻 

 譯成韓文並出版了劇本。出版後，有個韓國劇團二〇一九年製作了韓國版本，我們也有 

 到場觀看，與觀眾和創作人交流。這演出在首爾獲頒第七屆首爾戲劇人大獎「最佳作 

 品」和「最佳演員」，成績不錯。

陳：鴻怡曾在藝發局工作，參與很多交流項目，請你從製作人的角度回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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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晚餐》（2017，成都巡演） — 照片鳴謝：香港話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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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二〇一七及二〇一八，我的身分轉變了，二〇一七年我仍在藝發局工作，當時的主要工 

 作是管理局方主導的文化交流項目。二〇一八年離職後，開始了參與香港的戲劇巡演監 

 製工作。

 你提到優勢，其實自二〇一五年，藝發局為表演藝術業界開始了提供資助以外的另一種 

 模式：主動帶領香港表演藝術家參加海外文化交流項目，例如首次帶藝團及藝術家參加 

 韓國的首爾表演藝術博覽會（PAMS），亦在二〇一七年間舉辦了「PAMS Night – HK」等 

 節目，以增加海外機構及藝團認識香港藝術家的機會。同時，藝發局亦主動聯繫一些海 

 外藝術節，嘗試用更大力度，幫助香港表演藝術家在海外藝術圈曝光。例如是與澳洲 

 的「澳亞藝術節」合作，支持藝術節搬演香港藝術家的作品。在此以前，香港表演藝術 

 家都要單靠自己努力，向海外爭取巡演或合作機會，種種原因令這些機會很難得到。而 

 在這幾年間，藝發局事實上是在逐漸增加資源，以幫助藝術家主動爭取海外機會，當時 

 來說是頗大的轉變。

 自從開始了這些官方主導的活動後，無疑有愈來愈多海外藝術節或主辦方查詢香港的表 

 演節目。我亦因為工作身分轉變為獨立製作人，會向一些海外主辦單位介紹香港藝術 

 家。首要問題當然是香港的節目題材或藝術風格能否吸引他們的興趣。第二，即使有這 

 樣的節目，正如孔文所說，他在籌劃節目時是有意識去思考作品接下來能否帶出去巡 

 演，他在規模、人手分配上會作出計算。但事實上，可能由於當時巡演機會難覓的關 

 係，劇團都未有很強的意識去構思作品怎樣搬到海外演出，反而是先做完作品，再找 

 機會帶出去。這樣的情況下，我身為製作人、一個會跟其他藝術節聯繫的中間人，每當 

 我給他們看演出錄像時，總聽見別人說我們的作品人很多、成本高。這是當時我介紹我 

 們的作品時，面對的一個頗大的問題。

陳：有一段時間大家都會參加那些藝術博覽會，亦應該得到了一些聯繫，但樹榮剛才提到， 

 很多聯繫其實不是來自那些藝術博覽會，而是一些藝術節的聯盟。大家認為，這些聯繫 

 或人脈網絡有帶來幫助嗎？參與藝術博覽會能否幫助小型藝團或香港製作接觸外國觀 

 眾？另外，所謂揀選節目出外，會否成為創作時的考慮？

譚：我們分別在二〇一五年和二〇一七年參與PAMS，大家通常也是從一些「speed dating」 

 （極 速 約 會）認 識 不 同 的 海 外 單 位 。 剛 才 說 的 阿 根 廷 演 出 ， 就 是 在 二 〇 一 五 年 的 

 「speed dating」上認識的南美洲製作人促成的，差不多半年後收到邀約，二〇一六年 

 便去了阿根廷演出《鯉魚門的霧》（下稱《鯉》）。這個作品之前做過三次，分別在香 

 港、北京、深圳，在規模控制上已爐火純青，可以極簡約地處理又不失效果，最困難 

 是要翻譯成西班牙語，花了一些時間在香港尋找翻譯。至於演出，隨行監製說那邊的反 

 應很好。

 我覺得藝術博覽是有用的，尤其對於小型專業藝團，通過藝發局帶隊，有一條出路。 

 是否一定有好處？不知道，但至少打開了一扇窗口。我作為藝術總監，從那時開始會關 

 心藝術總監和製作人的關係。在香港由九十年代開始聽到「製作人」這個名字，我覺得 

 還有很大發展空間，尤其在戲劇。我聽說舞蹈是可行的，舞蹈這種藝術形式適合一種 

 「發展中」的創作模式。舉個例子，很多時候舞蹈創作者只是創作了五至十分鐘的作 

 品，耗費的製作資源很少，但創作意念很強，然後去博覽會、論壇展示──我不用 

 「賣」這個字，而這些片段的「含金量」很高。於是製造了一種願景，讓他們持續 

 發展。

 戲劇是否可以用這個方法發展作品？我喜歡通過巡演去修訂那個劇目。修訂不是把 

 劇目做得更簡單，某程度上讓我有時間沉澱，以《鯉》為例，最初只是三十分鐘的文 

 學展演，二〇〇八年得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全額資助，做了正式演出，後來林克歡老師 

 看後很喜歡，便去了北京參加「北京國際青年戲劇節」，再獲邀去了深圳「城市戲劇 

 節」，和阿根廷。這個作品由二〇〇六年開始，已經十多年了，我覺得還有發展空間。 

 對於小型專業藝團，如果在本地演出，未必有這樣的藝術發展空間，但藉海外巡演，在 

 人力資源和藝術上可以按照不同情況和地方作出轉變，這些轉換對我來說是有趣的 

 經歷。

鄧：我比較少參加藝術博覽會，但我的想法是：跟甚麼人建立網絡？為何別人跟你建立網 

 絡？你又為何跟別人建立網絡？對方舉辦節目、藝術節，必然有其原因，很可能為了 

 滿足國內某些文化政策和想法，於是想跟外國的藝術家交流，交流後要麼成為比較恆常 

 的平台，要麼只是一個節目考慮，為了符合某些期望而已。所以我覺得人脈網絡的關鍵 

 是那個人背後的精神，你跟那個人建立網絡後，儘管未必即時有具體合作，但你打好了 

 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礎，然後可以再發展其他對話。對我來說，在今日的全球一體化 

 下，這都是不同的藝術工作者要考慮的。

 例如透過莎士比亞拓展人脈網絡時，亦影響了我們決定在香港舉辦一個莎劇節。拓展人 

 脈網絡不只是一兩個企劃，而是人與人之間的長時間交往，因為理解了別人為何做莎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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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於是啟發了我們去嘗試，同時又可得到別人的支持。我是這樣理解不同層面的人脈 

 網絡拓展。

陳：剛才你說到「人」，但在PAMS這種藝術博覽會，那個人可能只是代表某個藝術節、某 

 個機構，對你來說那個人比較重要，抑或那個藝術節比較重要？那個藝術節可能是一種 

 概念，或者你覺得可以合作的一種視野，但未必能夠通過那個人呈現出來。

鄧：這是互為因果，感覺上是否合得來才是關鍵，有不同層面的期望，就用不同層面的方式 

 處理。有些人可能為了劇院找節目，他的期望就跟舉辦藝術節的稍有不同，舉辦藝術節 

 是一個理念，有些分別，不同的藝術工作者在藝術節相遇，分享一些東西。所以很視乎 

 那個拓展網絡場合的背景，大家的期望是甚麼。

陳：子麒，你怎樣看人脈網絡和藝術博覽會？內地的情況如何？可以分享你的經驗嗎？

梁：我很同意樹榮所說，很多時要建立人脈網絡，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但我不是要利 

 用關係得到甚麼益處。我們很少參加藝術博覽會，既然說是博覽會、市場，即有一件 

 商品、一個製作，隨時待沽，但我們做不到，因為我要編排一個節目去巡演是很複雜 

 的，需要考慮很多，我不能隨時展示幾個演出，跟別人說：「這幾個演出你有興趣的 

 話，我就過來」，這是沒可能的，所以我沒甚麼可以「賣」。

 長久以來，我們的交流巡演都是直接安排，不經任何中介，當然個別也有藝術節的正式 

 邀請，但大部分都是我們直接跟劇院談。這些人脈網絡來自過往十年經驗，我們認識這 

 些劇院，了解他們做製作的誠意，負責人是個可信的人，這些是最重要的。

陳：對於內地巡演來說，這是很重要的？

梁：內地尤甚，只要出外就一樣，我們會細選合作的劇院和製作公司，因為很多人想跟我們 

 合作，大部分說得天花亂墜，最後還是無法成事。難得有機會抽到檔期外訪，為何要 

 把製作押在如此沒保證的機會上？所以我很相信建立人脈網絡。但現在內地有個問題， 

 就是發展太快，不斷建劇院、成立公司，人才跟著跑，某劇院的人做了幾年又離任，跟 

 那個劇院的聯繫就斷掉，而劇院本身亦不太可信，一換了領導，整個方向可以截然不 

 同。但人去了別處，也可能繼續聯繫，帶來其他機會。

林：剛才幾位都說得很對，藝術博覽會的重點在於建立人脈網絡，通過這些網絡，讓別人認 

 識你。其實藝術博覽會是一個「過程」，而非拍賣會，將作品拍賣給海外主辦單位的平 

 台。藝術博覽會期間會有很多提案環節，如孔文剛才提過的「speed dating」等，其實 

 不會有人走過來說：「你有作品賣給我嗎？」。在藝術世界的大潮流下，不同地方都有 

 藝術博覽會。這類活動的重點在於建立人脈網絡後，如何運用不同單位的資源發展新作 

 品，或者建立新的合作。

陳：有了商品的考慮，可能跟交流的考慮不一樣。事實上，在藝術博覽會的推動下，我們的 

 藝團，尤其是舞蹈界，近幾年經常到海外，亦因舞蹈的製作形態跟戲劇很不同。

 巡演和海外藝術節對藝團的意義和收穫是甚麼？巡演還為劇團帶來甚麼回饋？過往藝團 

 交流時未必太想像觀眾，但近幾年經常好像增添了一種因巡演而開拓觀眾的概念，大家 

 都可以說說。

譚：剛才我說的主要是藝術上或個人創作上的看法，讓我補充兩點。我鼓動的是一個團隊， 

 一起做演出和看戲；巡演機會是團員之間的一種相處，我回想亞維儂的演出，我們十個 

 人租了一間屋，同處三星期，這種體驗對年輕表演者來說是很渴望的，即使對於我們這 

 些「中佬」，也是很有趣的經驗，長遠來說對於香港年輕人或劇場發展，這些經驗是頗 

 難忘的。

 第二點，提到人的連繫，我們本來計劃二〇二〇年再去愛丁堡，因疫情無法成行，但由 

 於跟他們的劇場建立了緊密的關係和信任，他們會主動問我們二〇二一年會否再去，再 

 去的話怎樣令更多人認識我們。這就是在海外交流中認識了對的人，把握機會分享更多 

 劇團的演出。我覺得這是重要的劇團發展，思考如何輸出，如何跟不同人交流。

鄧：一個成熟的文化城市，必然要平衡幾件事，簡單來說，就是要普及抑或追求卓越？我覺 

 得應該兩者兼有。前者是本土製作和本土觀眾之間的關係，後者是國際交流的層面。無 

 論輸出或輸入，交流本身有很多不同層面的意義，當你輸入作品，其實是希望看到一 

 些不常看到的別人的東西，被本土製作吸收後，與本土觀眾深化了關係，有助做出不同 

 的作品、培養出一些想法，亦讓你能夠輸出自己的東西。但不同的團體或藝術工作者， 

 可能會有工作上的側重，有些側重本土製作，可能跟資源分配或其理念有關，而這方面 

 某程度上又跟資源發放機構很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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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二十年，香港開始摸索這幾方面的平衡，過往由「本土製作配合本土觀眾」強烈地 

 主導著，因為這是資源發放機構期望你做的事；至於輸入，我們有舉辦多年的「香港藝 

 術節」，不斷輸入；輸出則比較少，最近十年才開始增加，政府或相關資助單位亦願意 

 把這件事放在議程討論，如何資助輸出，而不只是輸入。不過，輸出的受惠觀眾不在香 

 港，而是海外觀眾，那些資助藝團輸出的機構，會思考這些問題。

 所以作為一個藝團，需要平衡本土製作和本地觀眾的關係，當你輸出時，到底輸出一個 

 作品、一種理念，還是輸出香港？你代表著香港這個城市，有甚麼特質可以從你身上 

 看到？別人是因為題材而找你，還是因為藝術形式？我猜未來五至十年，香港可能會 

 進入一個新階段，平衡我剛才所說的三個範疇：本土劇團和本土觀眾之間的關係、輸入 

 的關係、輸出的關係。未來新場地陸續建成，例如東九龍文化中心、西九文化區，下一 

 波將看到這三個範疇的更多關係，當中會否有某程度的重疊？會否形成比較有系統、較 

 高層次的思考？很可能，但如何做？這不容易解答。

 香港的情況特殊，文化與社會各方面都不太容易讓香港有一個身分，究竟香港的身分是 

 甚麼？你跟別人建立人脈網絡時，除個人，還有你所代表的身分，當中有很多不同的考 

 慮。我覺得未來下一波很可能就著這個身分議題，出現更深入的討論或實踐。

梁：樹榮說得對，我們常常說交流，不只是做巡演，亦關係到輸出輸入，如我們舉辦「國際 

 黑盒劇場節」，不只是把香港的東西帶出去，亦希望開闊香港觀眾眼界，希望同業可以 

 從中吸收，再放到自己的製作中。輸出的話我們很著重作品，因為它代表了參與的創 

 作人，在當時創作環境下的所思所想，海外觀眾會以你是香港人的身分去看你的作品， 

 從他們觀劇後的意見可以看到。我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去透過我們的作品，跟他們溝 

 通，引發思考。當觀眾跟我們分享後，可以見到原來有不同的角度去看我們的創作，我 

 真的覺得到了某個階段，我們可以做到這件事。

 十年前帶節目出外，演後談總有海外觀眾說：「好有趣啊，可以看到你們的演出，我還 

 以為香港是文化沙漠。」他們接觸不到香港多姿多彩的文化光譜。但過去幾年，再沒 

 有人這樣說，話劇團會帶節目出外，也有其他團體、藝術家不斷在做這件事，讓海外觀 

 眾改觀。我感覺香港的表演文化藝術，至少對華語戲劇世界來說，開始建立了一個品 

 牌。我感覺到大家一起在做這件事，這是很重要的。

林：透過海外巡演的經驗和體會，藝術家的視野當然會有所增長。但香港藝團巡演的人力資 

 源成本高，雖然我們的整體資助資源不錯，但批額不高，要出外真的很困難。而且很 

 多時候去巡演一兩場，觀眾寥寥可數，但開支卻很大。所以作為製作人的我會問，出外 

 巡演的意義是甚麼？除了擴闊藝術家自身視野，同時思考怎樣透過巡演作品而令作品進 

 步亦很重要。進步在於有機會通過不同的人和視野去看那個作品，這是一個衝擊，讓藝 

 術家再次思考作品本身的質量。當然每次重演時作品都應該會有所進步，只可惜在香 

 港，重演作品的機會實在太少，本來重演機會是應該在本地發生的，但我們沒有這個土 

 壤，唯有透過大家爭取做巡演，讓作品進步。

 二〇一九年我跟樹榮做了很多次《馬》的巡演，監製過程中因為這個作品帶來很多機 

 會。很多人見到你的作品，覺得很好，會問可以有甚麼合作。所以你真的要走出去，別 

 人才會見到你。而作為製作人，同樣也要問自己：「這次巡演你想達到甚麼？」。透過 

 讓作品巡演，其實對製作人也是很好的歷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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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近兩年我們多做了另一個層次的事，我們會利用自己的作品，與外面的機構合作，希望 

 作品可以接觸到更多人。二〇一九年我們合作做了《德齡與慈禧》，二〇二〇年本來 

 也計劃做內地版本的《最後晚餐》。有別於直接把劇目交給別人，我們會有比較控制 

 性的參與，例如擔任導演。二〇一九年我們通過合作，把《邂逅月台》帶到上海話劇 

 藝術中心。我們覺得香港已經累積了很多好作品，如何接觸到更多觀眾，這是我們一直 

 在做的。我們亦希望這些製作能夠自負盈虧地運作，二〇一九年目標達成了，外訪製作 

 無需補貼。

 透過外演，我們於二〇一九年接觸了共三萬一千名海外的觀眾，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結 

 果，同時又堅持到節目不變成商品，我們未來會繼續嘗試。要做到這件事，在於剛才所 

 說的人脈網絡建立，如何揀選可以合作的伙伴，令成果有質素保證，相當考驗工夫，亦 

 在努力學習中。

陳：我想起樹榮在北京「白光劇社」的經驗，這種交流，跟你把《馬》帶出去的交流不一 

 樣，你輸出了自己而不是作品。這個經驗跟《馬》的經驗有沒有互相協調或協作的 

 地方？

鄧：我以個人身分為其他團體主創一個劇目，這個情況更著重期望，大部分團體有一定的期 

 望，可能是看到我有某些東西，希望能夠幫助他們製作一些作品，符合他們某些營運 

 需求。這些情形很大程度是「睇餸食飯」（隨機應變）的概念，你面對的是甚麼人、有甚 

 麼資源，在這個基礎上，我的職責是把一些表面上看似容易的事，做得更好，在有限的 

 時間和空間裡，把僅有的資源盡量發揮到極致，從而產生一個作品。

 我覺得偶爾做做這種是可以的，但經常做就不太好，因為他們真的要求你離開香港一段 

 時間。外國有不少這種自由身工作者，他們可以到處去，但問題是你得到的回報如何、 

 接下來作品如何，每一個不同的背景下，都會產生不同的情況。而且，畢竟你只有一個 

 人，要很有靈活性，不像你在香港有自己的班底，尤其這是個新作品，始終有一定程度 

 的風險，如果是做過的舊作品，就容易處理得多。但是，我覺得這種輸出和交流，將 

 來下一波可能有所增長，因為大家都在不斷尋找對外合作的新形式，或是把自己的品牌 

 推出去，所以把自己這個人作為一種「專長／品牌」輸出，是有可能的，只是視乎在甚 

 麼情況下，可能會比較多在內地進行，如果要去更遠的地方，相對地更複雜。

陳：孔文，剛才說到海外交流的往後發展，未來你會開拓這方面嗎？如果會，你想加強 

 甚麼？ 

譚：兩條戰線。剛才樹榮說到「個人」，無獨有偶，二〇一八年我除了去法國，也去了韓國 

 富川的「Asia Playwrights Festival」，他們想舉辦讀劇、亞洲編劇論壇，當時朋友給了 

 我一些資料，我便以個人身分把劇本發到富川，他們翻譯成韓文，我在毫不知情的情況 

 下，去了看自己劇本的韓國演繹，精彩的是，雖然我完全聽不懂，卻邊看邊笑，我感覺 

 到他們提供了新靈感給我，讓我重看自己的作品。二〇一九年我以個人身分參加布拉格 

 四年展，做了一個分享，展示了劇團過去的文學劇場創作，我漸漸發覺，如樹榮所說， 

 我可能變成了一件成品，我要想想自己是甚麼，然後想辦法輸出。

 身為創作人，這是一種轉換的過程，我甚至覺得這個過程給了我創作動力，可以去內 

 化、輸入，思考如何做一個作品再輸出，這是很特別的。我頗自覺地分開劇團負責人和 

 個人創作這兩條線，當輸出一個作品，我會與劇團行政一起討論；但回到個人在藝術 

 上的啟發，我會把自己拋擲出去，是一件頗自我的事。通過這幾年的戲劇巡迴、跟製作 

 人討論，慢慢變成有自己看法，思考平時的想法能否變成一件事，再輸送出去，當中怎 

 樣影響到我的創作。剛才說到身分的問題，當香港沉澱到一個階段，政府能否做更多工 

 作，把大小藝團的藝術家集合在一起，一併輸出？這不只是藝發局的事，可能是旅遊發 

 展局的，如果香港是一個品牌，正如子麒所說，我們的劇場有成熟度，是否應該更有力 

 地推動？

陳：話劇團對於未來海外交流有甚麼看法？不像台灣「雲門舞集」，本身有不同的製作持續 

 去交流，香港比較看機遇和那一年的情況，對於「大團」來說，這方面的工作會繼續 

 嗎？國內戰線的話，話劇團可能比較容易，因為現在正建立中，你覺得最需要加強的是 

 甚麼？

梁：我們定義自己為一個讓香港藝術家工作的平台。不同階段，在話劇團工作的人都不同， 

 代表著那個年代的香港，在話劇團工作、合作的藝術工作者所產生的作品，那個意義 

 是不同的。我們感覺像中介，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網絡、機制、方式，讓在這個平台工 

 作的藝術家的作品，可以接觸到不同的地方。每個地方我們都會嘗試，劇場多、城市多 

 的內地當然是主要目的地，但不同的地方我們都會做，新加坡、韓國、台灣、日本，這 

 幾年我們都有去，沒有固定的形式或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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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演出會繼續做，因為香港人的創作是不會停的，交流不會中斷。尤其在現今網絡世 

 界，我們的劇季和套票一推出，北京觀眾已經在討論哪齣一定要搭飛機來看……這種 

 觀劇模式已經不是香港特有的，當然他們也有接觸上的限制，但會否有其他途徑，讓 

 他們即使不來香港，也可以接觸得到？現在整個世界都在尋找新形式、新組合，讓劇場 

 再蛻變。當然我們會守住最基礎的現場劇場演出，這才是最重要的，但不排除會有更多 

 不同的新途徑，讓我們聯繫不同地方的觀眾。

陳：樹榮，對於海外交流的拓展，因為莎劇節的關係，你會輸入，未來還會輸入更多嗎？而 

 不是像二〇一七年般外演？二〇一七及二〇一八年的情況，你的劇團還有機會再實踐嗎？

鄧：我們這種團體，我會定義為一個藝術家主導的創作平台，是彰顯藝術家意志和視野的一 

 個載體，跟一些取得較多資源的團體有分別，那些團體我稱之為一種文化機構，當然他 

 們也有藝術總監，但整個思維比較像一個公共平台。營運這個團體時，我會自問如何平 

 衡，作為主導的藝術家，我想做甚麼？我的團隊成員的期望是甚麼？所以有趣的是如何 

 平衡這個團隊的營運，以及我自己作為藝術工作者，在創作上的追求和沉澱。有時我會 

 推掉一些邀請，除了檔期不合，我會問自己：「去多次，又如何？」出外一次，不只牽 

 涉自己，也牽涉很多人、很多資源。大家都知道香港目前環境，不容易得到很多資源， 

 有限額，也有很多限制。所以，我會多點思考究竟想做甚麼？

 一個藝術工作者的追求或者創作，可能在不同階段有不同需要，未必需要不斷巡演， 

 當然這牽涉到團體本身的營運性質。但我覺得如何平衡巡演、輸入和香港觀眾的關係， 

 某個意義來說，是未來幾年要做的事。莎劇節除了輸入海外團體，我亦希望透過這個平 

 台，輸出香港的東西，很有焦點地做跟莎士比亞相關的東西，看看會否建立到另一種交 

 流方法，當中混合一般藝術節的內涵、藝術家主導的創作追求，亦有作為一個平台、一 

 個接受政府資助的機構的理念，需要不斷調整和平衡。另外，如何培育下一梯隊？這都 

 是我的其中一個重要考慮。

陳：未來浪人劇場是否仍會繼續交流，一年一台的模式？

譚：都會繼續做，我們想得比較簡單。如剛才所說，原本應該發生的，因為疫症所以沒有發 

 生，在這個新常態下，原本的交流已經斷開了，這幾個月從事劇場的人都在思考，如果 

 沒有了這些聯繫，甚至連基本的劇場真實對話都中斷了，所謂輸出和輸入又是甚麼？這 

 是當下的我一直在思考的。這已經不是思考一年一個劇目與否，而是思考本質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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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西西玩遊戲》（2017，臺北藝穗節） — 攝影：許鈺盛，照片鳴謝：浪人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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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甚麼可以拿出來與人交流，自己的東西如何在新時代生存？可能答案比較虛無，但這 

 個虛無是很真實的，因為真的在發生。

陳：鴻怡，你覺得香港劇團要繼續交流的話，還有甚麼需要加強？其中一項……大家的網頁 

 要中英雙語？

林：這是最基本的。你想像去到藝術博覽會，別人想看看你的東西，一查看你的網頁……我 

 記得二〇一五年去PAMS時就遇過這個問題，有些劇團網站只有中文，或資料不夠更 

 新，這些都讓海外主辦單位卻步。從行政角度出發，作為一個藝術推廣者，這方面一定 

 要好好準備，在座三位的劇團都準備得好好。

 當然還有些很技術性的，如剛才孔文所說，想清楚作品牽涉多少人，是否符合成本效 

 益。那時介紹一些作品給藝術節，他們說：「作品不是不好，但成本很高，我需要一 

 個買的原因，但我看不出當中有甚麼特別。」所謂特別，是獨特的藝術風格。還有就是 

 當中的香港身分，剛才大家都在討論，不是說要有舞獅這種，而是我們要表達甚麼。這 

 幾年好多了，藝術家開始有意識去尋找自己的位置，講自己的故事。

陳：未來香港戲劇在舞台上如何被看見？樹榮都有提及，如果要展示一個香港製作，到底是 

 看作品還是看理念？我們的身分、議題，未來可能更複雜，有些議題更加有機會容易受 

 到海外朋友關注，如何用藝術的方法去講這個議題？

鄧：我覺得香港這個特別的地方，必然衝著你剛才所說的意識形態、身分、社會格局，產生 

 更多爭議性／衝擊性的議題，所以我覺得議題或藝術形式，可以有幾種角度去邁進，兩 

 者可以結合得很好，但不容易。因為當你有一種比較清晰的藝術形式，你會守住它，未 

 必夠膽做另一件事；至於議題或內容，又要更嚴謹地審視，到底你是否想「賣」一種議 

 題？別人對號入座：「我就是想聽這個議題，誰來做其實無所謂。」這樣的話，我不太 

 想，除非在這個議題上，我能夠引導到多角度思考。一個從議題出發的作品，要成功就 

 一定要多議題、多層面。

 至於藝術形式，某個意義上，我覺得要開放，同時亦要凝聚。要是你太過固定自己， 

 這樣不行，別人會覺得你只能做這些；但你「四圍貢」（到處嘗試），太愛找新東西，那 

 又不行。如何平衡，何時開放自己、何時堅持自己，這是一種智慧，當時的環境令自己 

 有甚麼變化？最終可以總結為：「身分」，到底是否需要有一個身分？需要的話，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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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分是甚麼？還是沒有身分反而更好？我相信永遠不能夠清楚地二分，並非一定有或 

 無，很多時候都是奇異地扭連在一起。

 但有一件事是重要的，科技帶來的不單是科枝本身的軟件，而是壓根兒改變了整代人的 

 邏輯思維，以及對事物和世界的觀念。我們這一輩都會關注，但很難掌握這個科技背後 

 的哲學，但年輕人可以，他們是科技生養的一代人，思維模式跟我們同齡時完全不同， 

 可能再過幾年，這班人就算同樣說廣東話，他們的思維模式可能跟你天南地北。

譚：我覺得現在的處境，無論做不做演出，這段時間我們都是必然被看見的一群。我反而會 

 思考，如果是這樣，譚孔文或者浪人劇場，將來在香港如何被看見？

 我意識到未來是一種碎片化，如我剛才所說，舞蹈創作會從微小的東西發展，而那個 

 微小的發展，可以包裝成一件事在某些平台去發表，我關心的是戲劇能否採用這種方 

 法，同樣是碎片化，把自己的理念，即使最初只是一場演講、一個圖案、幾句對白、一 

 首歌曲的片段，就從這裡開始慢慢生成。媒體也進入碎片化的年代，現在沒有大台，劇 

 院亦長期無法進入，如何把自己的作品瓦解？像電影《阿基拉》裡最後萬物通通被瓦 

 解，再在不同的地點、時間滲入，到了某一個階段成熟了，才變成一個作品放回劇場。

 這樣做變得有時間性，以潘惠森為例，他九十年代率先把自己的作品用了五年時間變 

 成一個系列，就是「昆蟲系列」，簡單來說就是從少慢慢聚合，到某程度上的延續性， 

 別人就能夠追看，最後會見到一個「視野」。我不是一個大團，暫時亦沒有很多東西給 

 觀眾去揀選、收集，但我們可以找回每件事的源頭，可能所有事都源自創作的初心，找 

 出其獨有的價值，再用不同方式展現出來，慢慢累積成自己的「視野」，這是我見到如 

 何發展、如何被看見的方向。

陳：子麒，話劇團這麼大，可以用這個方式瓦解再重組嗎？

梁：話劇團是一個提供支援的平台。藝術家最喜歡從自己關心的事出發，很難讓藝術家的原 

 創作品，脫離於時代、社會以及處身的整個環境。十多年前有人說，九七過後香港彷彿 

 不再有人關心。我覺得現在可能重新再來，人們再次關心香港，而關心有各種各樣的角 

 度，我要做的大概是保持靈敏度，繼續支持值得支持的藝術家，在這個平台上說想說 

 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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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傳統，不相信網絡這個媒介會令劇場會有翻天覆地的改變。劇場本身是人的一種 

 需要，我很感受到這種需要，之前禁令放寬時，可以見到那股回到劇場的渴望，我感 

 覺到那是一種本能；當然你問科技會否為劇場帶來一些改變，是會有改變的，但我比較 

 有信心。

林：其實身分不純粹是一個議題，任何獨特的內容和表達形式都可以表達藝術家的身分。別 

 人買你的作品，未必因為你在說香港故事，可能是因為你的表達形式很特別，例如 

 《馬》能夠去很多地方，就是因為當中的表達形式很獨特。這是其中一種藝術家的身 

 分，其實並不一定要講我們的故事。

 這幾年大家走出去的意欲和機會多了，剛才樹榮和孔文提到科技和碎片化，令我想起 

 現在很多藝術博覽會、藝術中心都在發展一些計劃，讓不同的藝術家由種子開始一起討 

 論；或者在藝術博覽會「賣」一個想法，讓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一起整合已有的資源，然 

 後合作發展項目，這正正是在科技及互聯網主導的時代裡能夠助長發展的產物。正如我 

 們現在都在「Zoom meeting」，只要持有開放的心，這些科技應用得宜，就能夠衝破地 

 域限制，孕育新作品，發展大家的意念和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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